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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春兰和艾冬梅同样在
专业体制下训练多年，同样因

运动后遗症、求生技能贫乏而
陷入生存的窘境。但目前邹春
兰不但靠劳动摆脱了贫困，而
且已经可以帮助艾冬梅。从二
人的经历来看，她们相似的只
是生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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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海，曾任江苏南方
冶金炉料公司的总经理，今

年67岁，目前退休在家。4
月10日在看到央视对艾冬

梅的报道后，他的内心就像
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难受，曾
经也是体操运动员的他下
定决心要帮帮艾冬梅，于是
他通过媒体找到了艾冬梅，
并且亲自上北京，面见艾冬
梅一家，并送上了2万元。

“我这次来北京，不仅
仅是劝艾冬梅不卖奖牌和
捐助，我还要为艾冬梅维
权，我要亲自去体育总局，
亲自去铁道部（~��4Ë

ÌÍ�ÎÏÐ），亲自去火
车头体协，我现在退休了，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向
领导反映我们群众的呼声，
他们是为国家作过贡献的

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
们？如果领导不解决，对以
后运动员的发展都会产生
影响，后面的运动员看了会

觉得心凉，会影响到中国体
育成绩的。”黄乃海告诉记

者，昨天他还与同去北京帮
助艾冬梅的邹春兰见了面。

艾冬梅的官司在北京

海淀区法院拖了一年多了
还迟迟没有进展，“这只是
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拖这
么长时间是说不过去的，”
黄乃海气愤地说，“我已经

和艾冬梅说了，我将在南京
帮她请一位专门维权的名
律师去帮她打这个官司。”
黄乃海说，他希望自己能从
中斡旋，帮助艾冬梅，“如果

艾冬梅应得的拿到了，我们
也可以考虑撤诉。”

黄乃海说，他现在只是
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
想炒作的意思。他还说维权
的事情他以前也干过，而且
还成功了，“所以艾冬梅这

个事情也可以写封信向上
面反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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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春兰，一个为中国体
育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女子

举重运动员，一个退役后
生活遭遇困境的女人。退
役后的邹春兰因为长年药
物作用留下的隐患，不但
不能生育，还因为自身文
化水平所限很难找到合适
的工作，仅靠在洗澡堂给

客人搓澡的微薄所得而谋
生。她的遭遇被长春一家
媒体首先报道后，引来唏
嘘一片，引起了海内外媒
体对于中国退役运动员，
尤其是那些没有站在 “塔

尖”“非著名”运动员退役
后生活的极大关注。邹春

兰还算幸运，在妇联的关
怀下，她开了一家洗衣店，
现在生意还不错，基本温
饱问题总算解决了。

艾冬梅现在的遭遇，让邹
春兰想到了自己当年的窘境，
于是她下定决心专程从长春

赶到北京，看望艾冬梅，并且
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帮帮这位
姐妹。昨天上午7点，两位昔
日冠军在北京火车站见面
了———“冠军搓澡工”邹春兰
乘坐Z62次列车从长春抵达

北京，迎接她的则是近日靠卖
金牌为生的艾冬梅。

事实上，两人之前素未

谋面，只是在电话里有过交
流，但现在已经以姐妹相称
了。列车到达时，脚有旧伤
的艾冬梅一路小跑赶向邹
春兰的车厢。当姐妹俩目光
相接的时刻，竟然激动得说
不出话来，邹春兰奔下车紧

紧拥抱住和自己有类似经
历的艾冬梅，她们不约而同
穿着的运动服和梳起的马
尾辫在金黄的晨曦下格外
醒目。

在车上，邹春兰握着艾
冬梅的手问起她的生活近

况，艾冬梅表示，自己摆的童
装小摊已勉强经营了 20余
天，状况并不乐观。“有一天
好不容易破天荒挣了140元

钱，最后回家才发现，其中的
100元是一张假钱。这么算
来，我干了 20多天，总共才
挣了100多元钱，难啊！”

邹春兰在宾馆里安顿好
行李之后，在房间内将 1000
元钱塞给艾冬梅：“钱不多，

但这是姐的一点心意，老妹，
无论如何你也得拿着。”艾
冬梅连忙推辞：“姐，你能来
看我，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不

能要你的钱。”1000元钱在
两人手里推来推去，最终艾

冬梅还是将钱收下了，但性
格坚强的她还是表示：“谢
谢姐，但我今后还是希望凭
自己的能力去挣钱，那样我
才能心安理得。”

随后，两人乘车前往位
于通县的艾冬梅的住处。艾

冬梅租的房子位于一座简陋
破旧的二层小楼中，没有任
何装修，房间里尘土飞扬。房
子是艾冬梅一家三口与一位
大学生合租的，月租各付
300元。艾冬梅不满 2岁的
女儿眨着黑豆般的双眼打量

着邹春兰，邹春兰轻抚着孩

子的头。当艾冬梅将职业生
涯全部 19块奖牌展示给邹

春兰的时候，邹春兰啧啧称
赞：“比我的奖牌漂亮多
了！”她仍旧奉劝这位老妹，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卖奖牌，
那是一生的荣誉。

邹春兰对艾冬梅说：“老
妹，实在不行的话就做洗衣

这一行吧。要么到大姐店里
来，要么你自己开个店，一台
干洗机、一个熨烫台就足够
了。”艾冬梅咬了咬嘴唇说：
“姐，我和你都是幸福的，因
为咱俩都是受到社会关注
的，可那些没受到关注的退

役运动员呢？他们怎么办？”

艾冬梅一家日子着实
艰难，稳定的收入只有 300

元，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
她的丈夫每天去卖爆米花，
现在天气回暖，吃爆米花的
人并不多，2元一袋的爆米
花，一天也就卖个四五袋，

就算生意好点每天也就 20
元不到的收入，可以想象月

收入是非常低的。艾冬梅则
在北京通州区武夷花园的
一个农贸市场摆地摊卖服
装，农贸市场平常没什么生
意，只有周末还凑合。

我能做什么？艾冬梅自
己经常在问这个问题，“我

这个脚，实在不允许我做体
力活，”艾冬梅说，“而我的
大学文凭不过是用钱换来

的一纸证书，实际上我小学
都没毕业，这种文化水平我
可以做什么工作呢？”几年
前艾冬梅作为火车头现役
运动员，在华东交大挂名，
由火车头体协出钱拿下一
张本科学历证书，但文化课

却没怎么上，小学还没读完
便进入体工队训练的她 10
岁之后基本和课本告别。
“现在去哪工作都要学历，
你说好多运动员退役了去
做记者什么的，我没有那才
华呀，真让我没那水平却在

那个职位上，我也挺不好意
思的。我也想重新上学真正

学点知识，可是我现在力不
从心，等案子结束了，我会
考虑去念书。”

之前，南京的黄乃海先
生给艾冬梅送去了 20000
元，现在艾冬梅能干的还是
去摆地摊卖服装，“我要拿

黄先生捐赠的 2万块钱在
北京做服装生意，并且在这
里回报帮助过我的人。但目
前还没有生意的具体规
划。”不过艾冬梅说，她的
内心深处是不希望接受馈
赠的，接受南京黄先生的 2

万元，她也和黄先生说好，
那个波士顿马拉松赛纪念
奖牌由黄先生代为保管，以
后她会把这奖牌赎回来的。

事实上，艾冬梅的奖牌
一直在网上销售，很多人都
愿意出钱买她的奖牌，一位

东北的朋友甚至愿意出 10
万元买她的奖牌，艾冬梅想
卖，因为做生意需要的启动
资金对糊口都成问题的她
来说，根本无力承担。但是
对于自己以前的荣誉，她依
然有些留恋，她想到了抵

押，“希望奖牌能抵押给买
家，哪天我有钱了一定要把
它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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